
古话说得好 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

眠 能够成为夫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能够在一

起 就至少证明彼此曾经真心相爱过 但很多夫妻

一旦分手 就反目成仇 甚至将大人之间的恩怨强加

到孩子身上 在孩子面前口不择言 拼命诋毁 羞辱

对方 以此发泄自己心头的不满

然而 这种举止往往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 非但

不能改变任何现状 反而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不管夫

妻关系怎样 父母永远是父母 如果激发孩子的怨

气 甚至对父母的仇恨 无疑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

的 而作为诋毁对方的一方 除了给对方添堵 自己

又能得到什么呢 毕竟彼此曾经真心相爱过 多想想

对方的好 反省一下自身 放过别人 就是放过自

己

海珍从自己的经历中 终于逐渐悟得这个道理

也渐渐学会了放下恩怨 理性地处理自己和前夫 儿

子和前夫 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最终获得了心灵

的宁静

由此可见 失婚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从中学会成

长 即使是一个人 未来的路也不会太难走

手记

放过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贰柒 制图

我和儿子说 爸爸不要我们了
离婚时 沈真主动将大

部分财产给了我 我用他给

我的钱 买了一套复式公寓

带着儿子搬了出去 当我和

儿子两个人冷冷清清地吃饭

时 一想到沈真此刻正陪着

那个女人 我就情不自禁地

冒出一股怒气 我对沈真和

那个女人的怨气越来越重

在儿子面前 我也忍不住经

常吐槽 爸爸被外面的野

女人勾走了 爸爸喜欢那

个狐狸精 不要我们了 这

是我经常对儿子说的话

在我不知不觉地熏陶下

儿子对沈真的感情越来越淡

漠 甚至充满了怨恨 好几

次 沈真来接他出去玩 他

都沉着脸不愿意去 看儿子

这样我觉得非常解气 同时

心里也暗暗得意 沈真你有

了那个野女人 却失去了儿

子 我看你后半辈子怎么办

那时候因为想念孙子

公婆经常会瞒着沈真悄悄地

来探望儿子 我知道他们的

心里是不愿意我和沈真离婚

的 他们甚至还提出 我工

作忙 可以把儿子交给他们

照顾 我每个周末把儿子接

回家 可我没答应 我宁可

每天放学后把儿子接到我单

位 让他自己做功课 等我

晚上下班再带他一起回家

我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得

很好了 可是没想到儿子的

成绩却越来越差 而且和我

也很少有话说 在家要么沉

默寡言 要么就是和我顶嘴

显得非常叛逆 后来发展到

在学校也和同学不和 和老

师顶嘴 老师找我谈话 我

回到家又找儿子谈话 说到

最后 我又忍不住拿沈真说

事儿 我说你爸爸现在不管

你了 他眼里只有那个狐狸

精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好

好争气 将来有出息了 让

他后悔抛下我们母子 后悔

娶了那个狐狸精

我自以为这番说辞很有

说服力 没想到儿子却轻蔑

地看了我一眼 冷冷地丢下

一句 你又比他好到哪里

去 从小到大 你管过我

吗

从那天起 我突然醒悟

过来 我再也不能用这样拉

仇恨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不

但起不到效果 可能还会适

得其反 我一味地责怪沈真

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查找原

因 难怪会让儿子对我也如

此仇视 我反思自己 儿子

说得没错 从小到大 我又

管过他什么呢 离婚前 一

直是公婆在管他 离婚后我

也只是每天把他带来带去

不是把他一个人扔在办公室

做功课 就是让他在饭桌上

看着我和别人推杯换盏 觥

筹交错 我自以为对他很好

可我究竟好在哪里呢 连话

都没时间和他说 更别提静

下心来和他聊聊 问问他的

学习 生活情况了

我忽然间发现 自己以

前确实做错了 尽管我看似

得到了名利 却缺席了儿子

的成长过程 在母亲这个角

色上严重缺位 我根本就是

个失职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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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海珍 整理 林可依

海珍曾经的生活一帆风顺 直到丈夫提出离

婚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难以接受 她怨恨丈

夫 也恨 抢走 丈夫的人
在她怨妇式的唠叨和抱怨中 儿子也变得越来

越消沉甚至叛逆 直到这时 她才开始明白夫妻离
婚不应该再将仇恨强加到孩子的身上 尤其是当前

夫重病卧床时 她更是意识到了离婚并不全是前夫

的错 自己身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反思自己 纠正自己 海珍开始慢慢地学会了

改变 也学会了成长

岁之前 我的人生一

直都是顺风顺水的 尤其是在

感情上 我更没遭遇过什么挫

折

沈真是我的前夫 年轻

时 我们在一个系统工作 虽

然两个人在不同的企业 但因

为都从事团工作 所以经常有

见面的机会 我是那种大大咧

咧的性格 长相也很普通 倒

是沈真 长得眉清目秀 心思

细腻 用别人的话来说 我们

两个就是完全互补的类型

我们的感情应该算是水到

渠成 工作中接触久了 彼此

都有了好感 也说不清到底谁

追的谁 反正两个人就在一起

了

和沈真结婚的时候 他们

家条件并不好 家里兄弟两

个 他是老大 全家四口人挤

在棚户区的一套老房子里 后

来自己把房子隔一隔 隔出一

间小间来 就算我们的婚房

了

不过我不在乎 从小我就

是这样的性格 特别吃得起

苦 家里姐妹几个 只有我最

像男孩子 从来不要漂亮衣服

穿 也不讲究吃什么 用什

么 还经常保护几个妹妹 连

男生看到我都害怕 不敢欺负

我家的妹妹

也是因为我这种性格 所

以才在单位里特别 混 得

开 同事喜欢我 领导也喜欢

我 他们说我不娇气 讲义

气 所以特别信任我 就这样

我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了单位

的专职团干部

和沈真结婚后 我还是这

样的脾气 什么事都不计较

房子小点就小点 公婆让交多

少生活费就交多少生活费 婆

婆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因为我

这样的性格 所以婆婆也很喜

欢我 我和婆婆处得特别好

从来就没有那些让人头痛的婆

媳矛盾

结婚后 我又生了个大胖

儿子 这下我在婆家的地位更

高了 公婆宠着我 沈真对我

又温柔体贴 那时我的生活真

的特别幸福

岁前 我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

失去婚姻 我却学会了成长
我很快打了申请报告

要求调到办公室做行政工作

领导找我谈了很多次 说很

欣赏我的业务能力让我再考

虑考虑 但都被我委婉拒绝

了 我一心只想到办公室去

工作时间稳定 下班就能准

时到家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儿子成长 最后领导只

能无奈答应了我的请求

从此 我谢绝一切无关

紧要的应酬 下了班就回家

给儿子做他最爱吃的菜 陪

着他一起做作业 看电视

聊天 开始 儿子很不习惯

可渐渐地 我发现他对我的

态度改变了 再也不像以前

那样犟头倔脑 老是给我脸

色看 偶尔还会和我聊聊他

们学校的趣事 在他面前

我也不再说沈真的不是 反

而鼓励他多和沈真接触 我

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无论

怎样 沈真都是他父亲 这

份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

前两年 沈真患了大肠

癌 得到消息时 我第一时

间赶去看望了他 还经常督

促儿子去看他 知道他现在

的老婆不太会做家务 他动

手术后 我还亲自烧了各种

有益伤口愈合的汤给他送去

那次 正好儿子和他老婆都

不在身边 沈真忽然感慨地

对我说 真没想到你现在

会这样来照顾我 如果当年

你能有 这样的劲头对

我 我都不会和你离婚

我嘴上说着 别乱开

玩笑 心里却是蓦然一动

我相信沈真不是开玩笑 当

年确实是我忽视了他 忽视

了儿子 忽视了我们这个家

以前我总把他的出轨归因于

男人有钱就变坏 现在我才

明白其实自己也在其中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好 沈真的病情还处

在早期 经过手术并没什么

大碍 我有时候也会打个电

话问问他的情况 就像普通

朋友那样 经历过生死 我

似乎比以前看得更通透了

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它过去

吧 只要大家都能健康地活

着 就比什么都重要

朋友都说我现在的状态

比以前越来越好 我想那是

因为我打开了心结 真正地

放下了吧 刚刚离婚那会儿

我整天失魂落魄 现在我的

心态却越来越好 我曾经任

性 曾经自以为是 所以常

常因为争强好胜而偏执 以

致痛苦扭曲 现在我学会了

反省 学会了看淡 心情反

而时时充盈着平淡的喜悦

虽然我失去了一段婚姻

却学会了成长 这样说来

离婚 也不尽是一件坏事吧

儿子三岁的时候 沈真被

单位领导看中 让他负责搞

三产 此后 沈真接触的人

多了 圈子广了 眼界开阔

了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渐渐

改善了 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在

家相夫教子 日子一定过得轻

松惬意 稳定安逸

但我偏偏不是那种闲得下

来享清福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

会 我从原来的单位调到另一

家公司帮领导开起了小车

因为我性格直爽 干活认

真 从不偷懒耍滑 领导对我

的工作很满意 没过多久 就

把我抽调出去做起了业务

我本来性格就不肯服输

何况领导对我如此重视 我自

然拿出浑身解数 拼了命也要

把工作做好

沈真说过我很多次 说我

们家又不缺你那点钱 要你在

外面抛头露面 东奔西跑地做

什么 你在家给我把儿子带带

好就行了 我根本没把他的话

当回事 你可以在单位做领

导 赚钱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

事情做

因为刚接触那一块 我不

是很懂 必然要付出比别人都

多的精力和努力 那时我晚上

七八点到家是经常的 每天一

大早就又出门了 家里根本没

时间管 儿子全都扔给了两个

老人 老人管管孩子的吃喝拉

撒是没问题 但谈到教育就明

显有点力不从心

儿子上了小学 每天回来

就要给他辅导功课 我和沈真

回家都很晚 当然没空帮他做

这些 有时候学校老师要求家

长给孩子背诵 默写 公婆也

是无能为力 为了这事 儿子

挨了老师好多次的批评 也为

此哭过好几次 以前一直和我

和睦相处的公婆也颇有微词

认为我这个做妈的太不负责

任

沈真因此也抱怨更多了

但他们越是如此 我越是

倔强 越是要将自己的工作做

好 何况这时我的工作已经逐

步打开了局面 好不容易取得

的进展 我怎么舍得轻易放手

呢

沈真向我提出离婚时 我

感到很突然 我不知道他是什

么时候有的外遇 我一直忙着

工作 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注

意过他的变化 我只知道他也

很忙 和我一样忙着工作 忙

着赚钱

后来我才知道 他和那个

女人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了

我没有想到沈真居然会做

出这种事情来 我当时就觉得

他特别脏 这种男人我无论如

何也不能要了 所以我很痛快

地答应离婚了

我在事业上要和丈夫一争高低


